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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臨濟楊岐禪師的《易》理使用 

──以「陰剝盡陽復生」句式為考察對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林俊岑 

 

摘要 

 

《周易》雖歷來被奉為儒家經典，但無論是在道家、佛家思想中，均有援《易》

立說的現象，而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似給人遠離經典之感，然在諸

多語錄中，卻可見《易》學思想。 

歷來對於禪宗《易》學的研究，大多限於石頭一系，然本文發現自宋代冶父道

川（1104-？）的「群陰剝盡一陽生」以降，在臨濟宗楊岐派禪僧語錄中，多引此

語，形式雖略有不同，其義卻皆不離〈剝〉、〈復〉二卦。關於〈剝〉、〈復〉此對覆

卦，陰剝盡而陽復生，彼此之間形成了循環往復的自然關係，而陰盡與陽生，亦分

別暗含時節因緣、佛性真如之意，又與臨濟宗主張的「隨緣消舊業」與對宇宙循環

的直觀相互呼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陰剝盡陽復生」的概念，早在《序卦》中

便有提及，並在卦氣說中占有重要意義，早已為人知曉，並非宋代才出的新義。但

在臨濟宗楊岐派以外的唐、宋禪師語錄中，幾無見對於「陰盡陽生」的使用，由此

大抵可見，對於「陰盡陽生」句式的使用，是臨濟宗楊岐派禪僧在接引、開示上的

獨特現象。 

本文旨在透過宋代臨濟楊岐禪師對於「陰剝盡陽復生」的句式使用，來探討禪

師在講法、開示時如何援引《易》理。因此，本文將先梳理臨濟宗禪法與《易》學

的關聯，並對「四照用《易》說」提出反駁。其次，整理《易》學中「陰盡陽生」

的概念與易理，與臨濟禪僧的使用狀況。最後，討論臨濟禪師對於「陰盡陽生」的

義理發揮，一探其在禪宗《易》學史上所展現的特殊現象。 

 

關鍵字：周易、禪宗、臨濟宗、楊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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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周易》一書，雖歷來被奉為儒家經典，但無論是在道家、佛家思想中，均有

援引周易支持己說的現象，如：魏晉道家以《老子》、《莊子》、《周易》為「三玄」。
1 而身為外來文化的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自然亦有吸收《易》理之處。2 

 在六祖慧能（638-713）將禪宗發揚光大後，形成了五家七宗，禪宗歷來主張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似乎給人遠離經典之感，然而在諸多禪門典籍中，卻可

見《易》學思想蘊含其中。最早約是石頭希遷（701-791）仿漢代魏柏楊《周易參

同契》所寫的《參同契》；3  其門下雲巖曇晟（782-841）據離卦提出「偏正回互」

的〈寶鏡三昧〉；4 石頭門下所出的曹洞宗中，曹山本寂（807-869）的「五位君臣

圖」；5 保唐宗的無住亦有以「易」理說明眾生本性之語；6 溈仰宗中，則有仰山慧

寂（807-883）利用坤卦的圓相○☷；7 到了宋代的臨濟宗，在禪門語錄中，更不時可

見禪師援引《易》說。 

 歷來對於禪宗《易》學的研究，大多限於石頭一系。8 對於臨濟宗的《易》學

研究，除了潘雨廷〈論臨濟宗的「四賓主」與「四照用」〉9 與王仲堯《中國佛教

與周易》10 ，並無見其他研究，然而兩人之說，皆在探討「四照」用易說，本文認

為其說卻無所根據。 

本文發現，自宋代冶父道川（1104-?）的「群陰剝盡一陽生」11 以降，臨濟宗

楊岐派禪僧語錄中，無論是在開示、問答、寫偈之時，多引此語，其中形式不拘，

大抵皆分一句式「群陰剝盡一陽生（或作來）」、兩句式「群（或作六）陰剝盡」、

「一陽來復（或作復生、方至）」，其義皆不離〈剝〉、〈復〉二卦。關於〈剝〉、〈復〉

此對覆卦，陰剝盡而陽復生，彼此之間形成了循環往復的自然關係，而陰盡與陽生，

亦分別暗含時節因緣、佛性真如之意，又與臨濟宗主張的「隨緣消舊業」12 與對宇

 
1 「莊、老、周易，總謂三玄。」《顏氏家訓》，頁 134。 
2 王仲堯，《中國佛教與周易》，頁 17。 
3 《人天眼目》，T48, no. 2006, p. 327a14-b17。 
4 「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T47, no. 1986A, p. 513c8-9。相關

研究見於蔡振豐，〈諸家禪僧詮釋曹洞宗〈寶鏡三昧〉十六字偈之檢討－兼論覺浪道盛的特殊宗論

及其三教論〉，頁 19-51。 
5 《（重編）曹洞五位顯訣》，X63, no. 1236, p. 196-216。相關研究可見於釋性培：〈曹洞五位主要

文獻譯註與研究〉。 
6 「易不變不易。是眾生本性。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是眾生本性。若不變不易。不思不

相。即是行仁義禮智信。」《曆代法寶記》，T51, no. 2075, p. 193c4-6。 
7 「或畫○☷相。或點破或畫破。或擲却或托起。皆是時節因緣。纔有圓相。」《人天眼目》，T48, 

no. 2006, p. 322a14-15。 
8 此處茲舉數例，如：張國一，〈石頭宗諸師之「心性」思想〉，頁 135-184。印順，《中國禪宗

史》第九章，頁 347-355。 
9 潘雨廷，〈論臨濟宗的「四賓主」與「四照用」〉，頁 24。 
10 王仲堯：《中國佛教與周易》，頁 398-402。 
11 《嘉泰普燈錄》，X79, no. 1559, p. 397a2-4。 
12 「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T47, no. 1985, p. 

497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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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循環的直觀13 相互呼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陰剝盡陽復生」的概念，早在《序

卦》中便有提及，並在卦氣說中占有重要意義，早已為人知曉，並非宋代才出的新

義。但在臨濟宗楊岐派以外的唐、宋禪師語錄中，幾無見對於「陰盡陽生」的使用，

由此大抵可見，對於「陰盡陽生」句式的使用，是臨濟宗楊岐派禪僧在接引、開示

上的獨特現象。 

因此，本文將先梳理臨濟宗禪法與《易》學的關聯，並對「四照用《易》說」

提出反駁。其次，整理《易》學中「陰盡陽生」的概念與易理，與臨濟禪僧的使用

狀況。最後，討論臨濟禪師對於「陰盡陽生」的義理發揮，一探其在禪宗《易》學

史上所展現的特殊現象。 

二、臨濟宗的《易》學 

（一）臨濟宗到楊歧派的禪宗發展 

 從中唐到宋代，中國禪宗自慧能「南禪」以下，逐漸演變出「五家七宗」，然

而在「五家七宗」之間，思想上的分歧並不大，主要是接引學人的「家風」不同而

已。14  

 臨濟宗的宗風，以「嚴峻激烈」15 著稱。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臨濟「棒喝」，

上承馬祖道一的洪州宗，運用棒打或大喝的方式，來截斷弟子的思慮，使其開悟。
16  此外，尚有四賓主與四料揀，其內容看似晦澀難懂但只不是是臨濟宗方便度眾

的方法而已，這點從風穴延沼（897-973）談論四料揀時說的「為施方便，如楔出

楔」可見一斑。17  

 而宋初的臨濟宗以風穴延沼一系為首，開始壯大起來，到了首山省念（926-993）

時，更是「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18 。而當時的臨濟僧人與朝廷官員之間亦

是往來密切，這部份在阿部肇一在《中國禪宗史》有詳細的考證，大抵而言，正是

透過朝廷中高層官員的支持，臨濟宗在北宋初年得以迅速發展。19  

 而到了真宗（998-1022）和仁宗（1023-1063）年間，在石霜楚圓（980-1040）

的弟子中，以黃龍慧南（1002-1069）和楊歧方會（992-1049）最為突出，分別形成

了「黃龍派」和「楊岐派」。不同於黃龍派的「黃龍三關」，楊岐方會提出「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20 ，以自然天地為真實佛性的見解，頗有回

歸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主張。21  

 而到了北宋末年，黃龍派由於老禪師的凋零，加上繼承者與政界接觸機會較少，

 
13 柳田聖山著，吳汝均譯，《中國禪思想史》，頁 173。 
14 楊惠南，《禪思與禪史》，頁 113。 
15 同前註，頁 127-128。 
16 印順，《中國禪宗史》，頁 350-354。 
17 楊惠南：《禪思與禪史》，頁 133-137 
18 《佛祖歷代通載》，T49, no. 2036, p. 660c3-4。 
19 見於該書第七章〈宋初臨濟宗派下的有關居士〉。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頁

381-397。 
20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T47, no. 1994A, p. 640c19-20。 
21 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頁 6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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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逐漸走向沒落。而楊岐派卻一反此態，在圓悟克勤（1063-1135）的努力下，與

蘇軾、張商英等高級官員建立關係而互有來往，透過在政治及地域上的經營，使得

楊岐派趨向隆盛。22 其後的大慧宗杲（1089-1163），在政治上力主抗金，因而得到

朝廷主戰派的支持，盛極一時，道融（？-？）甚至稱「今天下多楊岐之派」23  ，

可見當時的禪宗僧人，多出自楊岐派。 

 楊岐派因多與士大夫交遊之故，在禪法思想上有融入儒、道思想的趨勢，大慧

宗杲透過「性即道」，涵蓋了儒學的「仁義禮智信」，又與禪宗「清淨本然」、「山河

大地」的自然觀相應，並以此努力達到華嚴「事理」二法界，而後起步從修。大慧

宗杲透過與儒學倫理的結合，加上主戰的護國佛教，使其得以廣被時人所接納。24  

 從唐代至南宋，臨濟宗的發展大抵以政治與地緣為著力點，透過與官員的結交，

取得政治上的庇護，從而獲得了發展的空間與資本。到了南宋楊岐派之時，更是以

「主戰」思想獲得更大的擴展。而在與兩宋理學家的交往過程之際，儒學也融入了

禪宗，展現在禪師的語錄之中。 

 

（二）臨濟宗《易》學 

 《周易》作為五經之一，在儒家有著崇高的地位。而其影響力不單止於儒家，

在禪宗史上，《周易》亦發揮著影響力。 

 對於禪宗在《易》學上的使用，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談。一為透過《易》理建構

一套理論或系統；二為在開示、接引學人時，引《易》理為說。 

 在前者方面，不若石頭宗的《參同契》、曹洞宗的《君臣本位》等，透過象數

易學來形成學說，臨濟宗並未形成一套理論系統來援《易》立論。然而，從潘雨廷

〈論臨濟宗的「四賓主」與「四照用」〉與王仲堯《中國佛教與周易》中，卻有「臨

濟宗四照用易」之說，對此，當予以澄清。 

 此說是由潘雨廷所提出，而王仲堯沿用。潘將臨濟宗的四賓主與四照用分別對

應伏羲八卦數序，如下圖一所示。在四照用方面，照用對人屬陽，再以奪為陰，以

不奪為陽，故人境俱不奪為乾、奪境不奪人為兌、奪人不奪境為離、人境俱奪為震。

在四賓主方面，賓主反身為陰，再以主為陽、主，以賓為陰、非，故主對主為巽、

主對賓為坎、賓對主為艮、賓對賓為坤。25  

 
22 同前註，頁 672-673。 
23 《叢林盛事》，X86, no. 1611, p. 704b1 // R148, p. 90a5 // Z 2B:21, p. 45c5）。 
24 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頁 714-715。 
25 潘雨廷，〈論臨濟宗的「四賓主」與「四照用」〉，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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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臨濟宗「四照用」示意圖 

 

 此說有三點可疑。其一，僅將八卦與四賓主、照用對應，並未就其中緣由進行

說明，如：乾卦何以是俱不奪、坤卦何以是俱奪。僅單純對照，言其為「內聖（由

賓而主）外王（由雙奪而俱不奪）」，未有易理發揮，僅為單純強行湊合。其二，在

二人論述中，所引用《人天眼目》中臨濟義玄之語，並未見有關與易學之關聯，卻

直言「臨濟宗所謂『四賓主』，就是試圖用《周易》陰陽兩儀及四象而說禪」26 ，

不免偏頗。其三，在學界中，多將照用解釋為破除「法執」與「我執」，將賓主解

釋為師徒互看，前人研究眾多，此處略舉數例，如：楊惠南27 、呂有祥28 、王榮

益29 ，在眾多研究之中，除潘、王二人外，並未有禪宗研究者提到此說，且二人研

究領域為《易》學，並非禪學，實有可疑之處。 

 因此，無論從內部的禪理與《易》理，到臨濟宗典籍的記載，再到今人研究的

成果，均無見臨濟宗將陰陽八卦結合「四賓主」、「四照用」，潘、王二人之說，並

無所據，應為穿鑿附會，當予以澄清。 

 然而，雖然臨濟宗並無透過《周易》建立理論，但從臨濟到楊岐，禪師多與朝

廷儒者多所來往，對於儒家典籍亦是十分熟悉。因此在禪師語錄中，可見援引《易》

理說禪之處，本文從臨濟宗到楊岐派，略舉數例以說明。 

 臨濟禪僧對於《易》理的使用大多點到為止，僅為提及而已。如楊岐方會面對

新人拜見，有「不落平常卦筮，直述來情」30 之語，令其說出直接對禪理的體悟，

不要學占筮時的拐彎抹角，此例提及《周易》占筮之用。大慧宗杲則是在上堂時舉

例，提到睦州問秀才「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31 ，以《繫辭傳》

 
26 王仲堯，《中國佛教與周易》，頁 398。 
27 楊惠南，《禪史與禪思》，頁 137。 
28 呂有祥，〈臨濟義玄哲學思想述評〉，頁 276。 
29 王榮益：〈臨濟「四料簡」「四照用」略論〉，頁 42-48。 
30 「上堂云。昨日三人新到。出來人事。僧纔出禮拜。師云。不落平常卦筮。直述來情。僧云。

和尚休得也。師云。此猶是落平常。僧云。恰是歸眾。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下座。」《楊岐

方會和尚語錄》，T47, no. 1994A, pp. 644c27-645a1。 
31 「上堂舉。睦州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云治易。州云。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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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談「平常心是道」。虛堂智愚（1185-1269）上堂時，以「初爻無象」、「陰陽

未判之前」32 ，以《周易》宇宙觀的天地創生之前，對應於禪宗常見主題的「本來

面目」。 

 大抵而言，臨濟禪師對於《易》理的使用，較為直觀淺顯，且多作為問答或是

上堂開示時，以此引入禪理主題，其目的並非要解釋《易》理或是將其與禪理融合，

而是以《易》理為引，指向禪理所在，這點在「陰剝盡陽復生」的句式使用上亦然。 

三、臨濟禪師語錄中的「陰剝盡陽復生」 

（一）易學中的「陰剝盡陽復生」 

對於易學中的「陰剝盡陽復生」，則當先從《剝》、《復》二卦談起。 

剝卦，有剝落、剝除之義，其卦上艮下坤，一陽在上而五陰在下，有陰氣侵蝕

陽氣之意，故名為「剝」。而從爻辭亦可見，從初六的「剝床以足」逐漸到六四的

「剝床以膚」，最後到上六「剝廬」，整體呈現由下而上的剝落。需注意的是，從《雜

卦傳》的「剝，爛也」與爻辭所提及的「床」、「廬」，剝卦所剝去的，是人的安居

之所。33  

復卦，有回復、復返之義，其卦上坤下震，一陽在下而五陰在上，有陽氣從陰

氣中歸來之意，故名為「復」。在卦辭中提到「朋來無咎，反復其道」，朋為初九之

陽，反為返回，《雜卦傳》提到「復，反也」，即指陽氣的回歸。34  

剝卦與復卦彼此為一組反對卦，在「十翼」中便將兩者相提而論。在《序卦傳》

提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35 兩卦

皆僅有一陽爻，其餘為陰爻，其中剝卦的上九代表陽氣被剝除到了盡頭，而復卦的

初九則代表陰氣到達極盛後，所生出的陽氣，由此又進入新一輪的循環之中，體現

《周易》「生生不息，循環不已」的思想。 

而到了漢代時，孟喜為了占驗，發展出了卦氣說，透過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配合一年中的各種時間，形成一套龐大複雜的系統。36  其中與剝復二卦最相

關的，即為「十二月卦」，又名「十二辟卦」。 

所謂的十二辟卦，即是從六十四卦中，選出十二卦來配合十二月，以陰陽爻的

消長狀況為據。其中，十一月為冬至，黑夜至此達到最長，而後逐漸減短，正是微

陽初生之時，故為復卦。其後依次陽氣遞增而陰氣漸退，至四月間分別對應臨、泰、

大壯、夬、乾卦。而五月為夏至，與冬至相反，是微陰初長之時，故為姤卦。其後

 
麼。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州云。果然不知。師云。秀才雖然無語。默

契睦州。只是少末後一著。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撫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相

虧。」《大慧普覺禪師語錄》，T47, no. 1998A, p. 829a24-b1。 
32 「次日上堂。一氣不言。發自九囦之底。初爻無象。肇為萬化之宗。依舊雲物呈祥。山林改

觀。忽有箇漢。向陰陽未判已前。打破漆桶。又且如何。若果然。生鐵也須粉碎。」《虛堂和尚語

錄》，T47, no. 2000, p. 1049c22-25。 
33 以上對剝卦的引用，皆出自《周易本義》，頁 72-74，277。 
34 以上對復卦的引用，皆出自《周易本義》，頁 75-77，277。 
35 同前註，頁 274。 
36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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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氣遞減而陰氣遞增，至十月間分別對應遯、否、觀、剝、坤卦。如此周而復始，

與寒暑相應。37  

周曆以十一月冬至，一陽初長之時為一年之始，故由剝到復的過程，即代表了

一年的結束，準備進入到新的一年循環之中。須注意的是，在剝、復之間尚有坤卦

存在，代表陰氣增長到極致，而後才是陽氣初生的復卦。故實際上在指「陰剝盡」、

「陽復生」時，包含了三個卦，但因剝復彼此為反對卦，加上兩者分別呈現陰陽的

相反運動方向，所以一般僅用剝、復二卦來指陰陽消長的循環。 

十二月卦在漢代以後十分流行，到了現代然廣為流傳，春節時常見的「一元復

始」、「三陽開泰」、「否極泰來」之語，即是源自十二月卦中的陰陽消長之象。38 而

從剝復二卦之間衍生出來的常見用語，除「一元復始」外，則有「群陰剝盡，一陽

復生」，並形成類似句式，然此時所指，並非前句復卦的九月，而是後句一陽復生

的十一月，實際上是單指冬至。 

故「陰剝盡」、「陽復生」在易學上的意義，主要透過「卦氣說」呈現，大致有

三。一為節氣上所對應到的冬至時節；二為作為整體卦氣所顯現的宇宙循環觀；三

為著重在「復」卦本身，作為陰氣散去、陽氣初長之用。 

 

（二）臨濟楊岐禪師語錄中的「陰剝盡陽復生」句式 

 關於宋代臨濟楊岐禪師語錄中，對於「陰剝盡陽復生」句式的使用，本文以《大

正藏》為範圍，其內容上須包含一句式「群陰剝盡一陽生（或作來）」或兩句式「群

（或作六）陰剝盡」與「一陽來復（或作復生、方至）」，年代上由於宋元易代之時，

對於禪宗影響並非特別大，故選取範圍上較為寬鬆，大抵以宋代（960-1279）為範

圍，只要該禪師出生於 1279 年之前，皆納入範圍。 

 用以上條件進行檢索後，共得 26 條，發現除冶父道川為臨濟派禪師外，其餘

皆為楊岐派禪師。並將結果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臨濟楊岐禪師「陰剝盡陽復生」句式使用表39  

編號 禪師 語錄內文 

1 
冶父道川 

（1104-?） 

上堂。群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

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40  

2 
空叟宗印 

（?-?） 

冬夜秉拂。大藏小藏教。詮注不及處。當甚破草鞋。

四七二三祖。相傳不到底。餵狗也不喫。豈況分枝列

派。玷辱宗風。致使逐隊隨羣。遞相鈍置。若論衲僧

本分事。覰著即瞎。聽著即聾。舉著即爛却舌頭。會

得即生陷地獄。直下著得脚。挨得開。正好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一向壁立萬仞。土曠人稀。不免俯順時宜。

 
37 同前註，頁 108-109。 
38 同前註，頁 113。 
39 編號排序大抵依照禪師年代，遇生卒年不詳者則以其師或弟子年代大致推算。 
40《嘉泰普燈錄》，X79, no. 1559, p. 397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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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禪師 語錄內文 

通一線路。所以道。羣陰剝盡。何曾動著絲毫。一陽

復生。已是全機漏泄。正當恁麼時如何。野水氷生銀

片段。寒梅雪綻玉零星。41  

3 
痴絕道冲 

（1169-1250） 

冬節上堂。拈拄杖云。羣陰剝盡。一陽來復。萬彚咸

亨承化育。拄杖機輪轉轆轆。左邊卓一下云。轉天關。

右邊卓一下云。回地軸。擲下云。百億分身遍剎塵。

良久云。應時納祐從人欲。42  

4 
石田法薰 

（1171-1245） 

冬節上堂。古人道。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迁變處

識取。只如羣陰剝盡。一陽來復。正是萬物迁變時。

畢竟常住不凋性。在什麼處。一冬二冬。叉手當胷。
43  

5 
石田法薰 

（1171-1245） 

冬夜。老胡西來。直指人心。二祖覔心。了不可得。

後人聽事不真。取意胡卜亂卜。觸著阿轆轆地。蹉過

當頭一著。不知鼻孔大頭垂。但道。黃河從源濁。休

休休。莫莫莫。靈山這裡。無禪與你參。無道與你學。

冷湫湫乾嚗嚗。來日一陽初復。群陰盡剝。今夜與諸

人聚集少時。應箇時節。終不將百鍊精金。作頑石賣

却。恁麼說話。若是箇漢。三千里外。掩耳便回。已

遲八刻。何故。含元殿上覔長安。楊花不是天邊雪。
44  

6 
無準師範 

（1178-1249） 

冬至上堂。六陰剝盡。不可停留。一陽復生。難為遮

掩。難遮掩處。物物現成。不停留時。塵塵解脫。舉

拄杖云。只這箇。豈不現成。卓一下。云。豈不解脫。

恁麼會得。許諸人證不退轉地。其或不然。一九二九

三九四九。從頭數去。前頭大有寒凍在。45  

7 
無準師範 

（1178-1249） 

冬夜小參。羣陰剝盡。向什麼處去也。一陽復生。又

從何處來。知得來處。明得去處。冬至寒食一百五。

籬邊石筍抽條長。丈二鐵樹開花又生子。直得寒山撫

掌。拾得呵呵。釋迦老子鼻孔遼天。樓至如來兩脚踏

地。惟有山僧拄杖子裂裂挈挈。硬葛怛地。直是不肯

點頭。却道我從賢劫來未甞聞有這箇消息。吽。吽。

幸然平似鏡。誰管曲如鈎。46  

 
41 《續古尊宿語要》，X68, no. 1318, pp. 488c18-489a2。 
42 《痴絕道冲禪師語錄》，X70, no. 1376, p. 49a7-10。 
43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X70, no. 1386, p. 325b23-c1。 
44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X70, no. 1386, pp. 338c19-339a2。 
45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X70, no. 1382, p. 234a15-19。 
46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X70, no. 1382, p. 246a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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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禪師 語錄內文 

8 
虛堂智愚 

（1185-1269） 

冬夜小參。群陰剝盡一陽生。又見東山水上行。冷笑

雲門多口老。却來日午打三更。若恁麼見得。皓老布

裩。不是不洗。無得替換。鏡清臥單。不是不展。無

者閑工夫。看古人。九九百百。艱艱難難。成得什麼

面嘴。卓主丈。一東二冬。叉手當胸。47  

9 
偃溪廣聞 

（1189-1263） 

至節上堂。群陰剝盡。一陽來復。拈拄杖云。拄杖子

隨鄉入俗。卓一下。六六不成三十六。48  

10 
淮海原肇 

（1189-1265） 

冬至小參。拈主丈。群陰剝盡一陽生。卓一下。萬彚

根荄盡發萌。惟有淨慈主丈子。相擕敲月上方行。倚

主丈下座。49  

11 
西巖了慧 

（1198-1262） 

冬至上堂。群陰剝盡。一陽復生。一陽生萬物生。（拈

主丈）主丈子。陰陽未判已前生。未生已前作麼生。

既生已後何似生。（竪起云）元來箇樣生。過溪過嶺。

東拄西撑。（擲下云）擲向千峰萬峰外。從教人道可怜

生50  

12 
虛舟普度 

（1199-1280） 

冬至上堂。群陰剝盡。一陽來復。鐵樹花開。清香馥

郁。眼皮開未開。枝南復枝北。凹凹凸凸破沙盆。何

似鎮州大蘿蔔。51  

13 
虛舟普度 

（1199-1280） 

群陰剝盡。一陽方至。出死入生。如同遊戲。曇堂主。

休擬議。破屋從教野火燒。一朵曇華香撲鼻。52  

14 
兀菴普寧 

（1200-1277） 

冬節小參。圓同太虗。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

如。豈不見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這裏眼見鬼去。

不為差事。設或汝暫舉心。便見塵勞先起。須知群陰

剝盡。而無剝盡之蹤。一陽復生。而無復生之跡。既

無蹤跡。逈絕承當。鐵樹開花撲鼻香。53  

15 
斷橋妙倫 

（1201-1261） 

冬至小參。六陰剝盡。禿頭苕帚。門後排班。一陽復

生。斷耳草鞋。路傍作舞。諸方到處。樓頭動鐘。堂

上擊鼓。引得一隊老榾檛出來。口吧吧地。又何曾知

有這箇消息。瑞巖不是點胷。減人聲價。只要現前一

眾。回頭轉腦。轉腦回頭。沒來由處識來由。惱亂叢

林卒未休。復舉。明招示眾云。這裏風頭稍硬。且歸

 
47 《虛堂和尚語錄》，T47, no. 2000, pp. 1043c27-1044a3。 
48 《偃溪廣聞禪師語錄》，X69, no. 1368, p. 728a12-13。 
49 《淮海原肇禪師語錄》，X69, no. 1370, p. 780c16-18。 
50 《西巖了慧禪師語錄》，X70, no. 1391, p. 494c5-8。 
51 《虛舟普度禪師語錄》，X71, no. 1407, p. 83a13-15。 
52 《虛舟普度禪師語錄》，X71, no. 1407, p. 95a6-7。 
53 《兀菴普寧禪師語錄》，X71, no. 1404, p. 11b24-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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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禪師 語錄內文 

暖處商量。明招歸方丈。大眾隨入。明招云。纔到暖

處。便見瞌睡。以主丈子。一時打出。師頌云。前頭

計較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人。不

落他家綣䙡裏。臘八上堂。二千年前野狐精。無端夜

半踰城。走向雪山去。不知廢幾途程。及乎一見天上

星。瞎却雙眼睛。累及後代兒孫摸壁行。瑞巖與麼道。

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54  

16 
環溪惟一 

（1202-1281） 

冬節。六陰剝盡。寒則普天普地寒。一陽復生。熱則

普天普地熱。諸人被寒熱所轉。老僧轉寒熱於目前。

盛夏中。洒雪飛霜。窮冬裡。轟雷掣電。火官遽嘆氷

侵骨。青女俄驚暖似春。歲之餘閏。不較後先。月之

大小。那知晦朔。臨機裁剪。信意安排。金剛圈栗棘

蓬。時時供養諸人。鄭州梨青州棗。不能特地施設。

吞得下吐得出底。夜夜上元。朝朝冬至。慶無不宜。

吉無不利。其或未然。莫辭今夜醉。動是隔年期。55  

17 
雪巖祖欽 

（1216-1287） 

冬夜小參。群陰剝盡。一陽復來。萬頃清湘。寒氷發

𦦨。千年古栢。枯榦花開。所以道。小人道消。君子

道長。四絕堂前。地平如掌。就中一人半人。向這裡

不移寸步。挨拶得入。便見主賓互換。是非杳忘。蒲

團獨坐乾坤大。愛日新添一線長。56  

18 
雪巖祖欽 

（1216-1287） 

冬至小參。群陰剝盡。天依舊是天。一陽復來。地依

舊是地。因什麼又却道。石筍抽條。氷河𦦨起。冷灰

豆𪹼。枯木花開。苟能於此見得徹去。許你會西來意。

其或未然。世間相常住。是法住法位。57  

19 
介石智朋 

（？-？） 

至節小參。大通智勝佛。作何形狀。十劫坐道場。轉

身無路。佛法不現前。不為分外。不得成佛道。且與

三十棒。柏山已是向三門外。揖客了也。未言先領。

未舉先知。過這邊著。還須盡情放下。如太虗空。空

亦不可得。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一塵不

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撥著轉轆轆地。觸著嗔斗

㖃地。有甚近傍處。生死不能纏縛。寒暑不可推遷。

雖然只今群陰剝盡。一陽復生。又作麼生。喝一喝云。

天寒有妨。久立。58  

 
54 《斷橋妙倫禪師語錄》，X70, no. 1394, p. 552c9-21。 
55 《環溪惟一禪師語錄》，X70, no. 1388, p. 382c17-24。 
56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X70, no. 1397, p. 595c20-24。 
57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X70, no. 1397, p. 600a17-20。 
58 《介石智朋禪師語錄》，X69, no. 1371, p. 800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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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禪師 語錄內文 

20 
元叟行端 

（1255-1341） 

至節上堂。群陰剝盡。一陽復生。千卉萬彚。無不發

生。拈拄杖云。拄杖多年挂屋壁。夜來頭角也崢嶸。
59  

21 
月磵文明 

（？-？） 

冬至小參。六陰剝盡。鄱陽湖盡底乾枯。一陽復生。

蠙州門暗通一線。長一線一線長。箇事分明不覆藏。

有般漢。聞與麼告報。便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召眾云。如斯領會。笑倒街頭石敢當。60  

22 
古林清茂 

（1262-1329） 

冬至上堂。僧問。不逐陰陽消長。不隨四序推遷。是

甚麼人。師云。老僧在你脚下。進云。與麼則學人罪

過。師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僧禮拜。師乃云。群陰

剝盡。罷三玄戈甲於百草頭邊。一氣潛回。列五位君

臣於千聖那畔。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一舉

四十九。61  

23 
古林清茂 

（1262-1329） 

冬至小參。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天地陰陽有去有來。

日月星辰有明有晦。山川草木有盛有衰。江河溪沼有

盈有竭。惟我衲僧分上。初無如是般事。與麼與麼。

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不與麼不與麼。

在家疑是客。別國却為親。與麼中不與麼。畢竟水須

朝海去。不與麼中却與麼。到頭雲定覓山歸。這箇說

話。通人分上。如十日並照。孰不覩其清淨光明。過

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盡在光明裏。（後略）62 

24 
古林清茂 

（1262-1329） 

冬節小參。僧問。羣陰剝盡。一陽復生。時節因緣。

請師指示。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夜來何處火。

燒出古人墳。師云。闍黎失却鼻孔。進云。德山小參。

為甚麼不答話。師云。人貧智短。進云。趙州為甚麼

却答話。師云。馬瘦毛長。進云。二大老州縣相似。

鄉談不同。師云。且道我即今是答話。是不答話。進

云。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只恐

不是玉。僧禮拜。（後略）63  

25 
中峰明本 

（1263-1323） 

群陰剝盡一陽來。五葉心花當處開。遍界枝條無著處。

香風吹上玉樓臺。64  

26 鐵關法樞 至節。舉趙州問寰中。般若以何為體。中云般若以何

 
59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X71, no. 1419, p. 523b6-7。 
60 《月磵禪師語錄》，X70, no. 1392, p. 506b11-14。 
61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X71, no. 1412, p. 209b13-17。 
62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X71, no. 1412, p. 245c18-23。 
63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X71, no. 1412, p. 246c2-8。 
64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X70, no. 1402, p. 746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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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禪師 語錄內文 

（1278-1340） 為體。劍輪揮處日月沉輝。長水請益瑯琊。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寶杖敲時乾坤失色。若是皮下有血底。向二大老未開

口前薦得。群陰剝盡何曾動著一絲毫。一陽來復未免

眼中重著屑。時節至兮理自彰。梅到骨寒香破雪。65  

四、臨濟禪師的《易》理發揮 

（一）冬至之義──時節因緣 

 前文提及，剝復二卦所形成的《易》理，大抵圍繞著「卦氣說」而開展，其中

以「群陰剝盡，一陽復生」來指稱冬至最為常見。這點在禪師的使用上亦然。66  

 根據上表，可發現除例 1、13、25 三則外，其餘皆有「冬至」、「冬夜」、「至節」

之語，明確指出當時節氣為冬至。在例 1 又有「群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

萌」，提到萬物初生，符合卦氣中冬至微陽初長之義，其所指時間應為冬至。例 13

則較無法看出時節，例 25 為詩句，則大抵與冬至無關。 

可見此語的使用時機，為冬至時節的應景之語，且大多做為首句。顯見禪師在

上堂開示時，以當日節氣為切入點，來轉入禪理，進行說法。然而，若僅作為禪師

開示的引子，單純指節氣，用來表明當時時間，則與一般民間使用無異，無法顯示

其在《易》理或禪理上的發揮。 

對此，我們應從「時節因緣」的角度來切入。關於「時節因緣」，是禪宗常見

的討論主題，在《坐禪三昧經》中便提到：「譬如樹未有莖節、枝葉、華實，得時

節因緣華葉具足，善惡行報亦復如是！」67 時節即為「時間」，因緣則為「條件」，

指修行者能夠把握並配合當時的時間與條件，以此來通達禪理。而禪宗亦十分強調

「時節因緣」。圓悟佛果、大慧宗杲皆多次提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68 。 

對此圓悟佛果更進一步解釋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

自彰。苟或時節未至。理地未明。便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69 若是想要理解佛性

之義（禪理），則必須把握時節因緣，時間到了，佛理就會彰顯出來，若是時間未

到，則受業識遮蔽而無法體會、認識到佛理。由此看來，在當下時刻的掌握，是理

解佛理的重要關鍵，這在例 26 中，鐵官法樞「時節至兮理自彰」之語亦可見。而

禪師們會以「群陰剝盡，一陽復生」的冬至作為開示的開頭，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例 24 中，當時為「冬節」，僧人於小參時首先發言：「羣陰剝盡，一陽復生，

時節因緣，請師指示。」僧人先表示當下是冬至，並以「時節因緣」，請求古林清

茂開示。古林清茂也以「風不來樹不動」回應僧人，指出若無僧人提問之「風」，

其為「樹」亦不主動說理，接著便開啟一連串的問答。其後的內容雖冬至與不甚相

 
65 《列祖提綱錄》，X64, no. 1260, p. 310b14-20。 
66 以下所引之例，均出自臨濟楊岐禪師「陰剝盡陽復生」句式使用表，以編號稱之，不另說明。 
67 《坐禪三昧經》，T15, no. 614, p. 283c2-4。 
68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T47, no. 1997, p. 749b5。 
69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T47, no. 1997, p. 749c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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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我們卻可見禪師以時節因緣來進行開示。 

而在其他例子中，雖無直接點出「時節因緣」，但仍可見禪師以「羣陰剝盡，

一陽復生」作為冬至代稱，並從中發揚禪理，如此亦可視為對於「時節因緣」之用。

而禪師們會選用此句式來代表，而不直言冬至，多半是可藉此中《易》理加以發揮，

來與禪理應證。而對於禪師們從中延伸出的禪理，又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以陰剝

盡來指去除雜染、以陽復生來指佛性顯現、以剝復循環來指緣起性空及佛性常在。 

至此可見，「陰剝盡陽復生」句式的使用，皆指稱冬至，然而禪師不直用「冬

至」二字，乃是因「時節因緣」之故，欲以此連結至禪理，而「陰剝盡陽復生」句

式相較於單純的「冬至」二字，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二）陰盡陽生之義──掃除雜想、佛性顯現 

 前文提及，剝卦有「剝落」、「剝除」之義，而在禪師的使用中，則對應於將煩

惱、凡心的去除。而復卦有「回復」、「復返」之義，被禪師引伸為佛性的回歸或顯

現。兩者合起來之義，即是先以「陰剝盡」，來掃除凡塵的遮蔽，而後「陽復生」，

使真如本性重新開顯。 

 在例 13 中，虛舟普度先指出生死輪迴如同遊戲，再以「破屋從教野火燒」對

應於「群陰剝盡」，破屋指人心的雜想，透過野火將其燒盡，而後「一朵曇華香撲

鼻」，對應於「一陽方至」，即在斷除煩惱後，曇花所象徵的真如本性就會顯現。 

 在例 21 中，月磵文明以「鄱陽湖盡底乾枯」來對應「六陰剝盡」，指將心中念

頭減少，如同乾枯的湖底一樣。而後以「蠙州門暗通一線」對應「一陽復生」，以

城門門縫所透漏一線，來代表斷除雜想後，真如本性的復現。接著「長一線一線長。

箇事分明不覆藏」，真如本性會逐漸完全顯露，無法被隱藏。 

在例 22 中，僧人先以「不逐陰陽消長，不隨四序推遷」來指不變恆常的佛性，

來詢問古林清茂，而後以「罷三玄戈甲於百草頭邊」對應「群陰剝盡」，將代表外

加於心上的雜染戈甲丟棄於路旁，以此「一氣潛回，列五位君臣於千聖那畔」，此

處借用曹洞「五位君臣」，其意在於回復「千聖」的真如本性。 

 由此可見，禪師將「陰剝盡陽復生」分成兩個步驟來談，首先斷除雜染，然後

真如顯現，兩者雖為不同步驟，但卻是緊密相連，具有因果關係。而在其中，亦可

見禪師不單只以剝復來說明，還援引曹洞宗的君臣五位來輔助解釋。除此之外，尚

有與「鐵樹開花」、「枯木開花」合用。 

 關於「鐵樹開花」，亦是禪宗用語。《佛光大辭典》提到： 

 

禪林用語。以鐵樹無花無果，比喻無心、無作之妙用，絕了思慮分別。……

又「鐵樹開花」一語，表示被視為固定不變而實有變化之理。若配於體用，

則鐵樹為體，開花為用，表示由死而顯活、由靜而發動之無為無作之功用。
70  

 

 
70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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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樹開花」指的是由靜極發動的作用，在配合「陰剝盡陽復生」的使用上，則亦

指佛性的開顯。但此處的「群陰剝盡」就不再強調「剝除」之功，而是指向心在剝

除雜染後的靜寂之狀。 

在例 12 中，虛舟普度以「鐵樹花開，清香馥郁」接續前面的「一陽來復」，點

出佛性開顯後的狀態。在例 14 中，兀菴普寧先指出無論「群陰剝盡」或是「一陽

復生」，皆是無影無蹤，指出佛性的非實體性，然而「鐵樹開花撲鼻香」，在作用上

卻是能夠顯現出來。 

「枯木花開」則是源自香嚴智閑的公案，71 其義大抵與鐵樹開花類似，《佛光

大辭典》言其「意謂絕滅一切妄念妄想，至大死一番處，便甦生還來，而得大自在」
72 。即在滅除妄想後，破後而立，體證佛性，這與「陰剝盡陽復生」之理類似。 

在例 17 與例 18 中，雪巖祖欽分別提到「千年古栢，枯榦花開」、「枯木花開」，

對應於前面的「群陰剝盡，一陽復來」，指佛性開顯，另外「寒氷發𦦨」、「氷河𦦨

起」等語亦有此義，即利用反常的事物，來顯示體證佛性的困難與殊勝。 

由前可見，禪師透過將《易》學卦氣說中「陰剝盡」、「陽復生」，轉化為掃除

妄想、佛性開顯之用。然須注意的是，在剝卦中，所剝除的是人賴以為生的場所，

即對於美好的事物的失去，但在禪師的語境中，剝除之物卻是煩惱、妄想等負面的

事物。而這其中的差異，也顯現了禪師在面對《易》與「佛」時，仍是以「佛理」

為主，來統攝對《周易》的解釋。 

 

（三）剝復循環之義──緣起性空、佛性常在 

 卦氣說所呈現的是循環的宇宙觀，代表世界在陰陽消長之間的運行所呈現的

四季與月份差異。因此，從片段來看，由剝到復之間，所呈現的是陰氣到極處後，

陽氣從中而生的過程。但從整體來看，由剝到復，在由復到剝，形成了宇宙的循環，

這樣的循環是無始無終的。而從這方面來看，正頗近似於佛學中的宇宙觀，即「成

住壞空」的循環，皆是「緣起」，但在這綿延不絕的緣起緣滅中，卻又一真如本性

常存不動，是我們擺脫輪迴之苦的依據。至此，透過剝復循環之理，禪師得以藉此

說明「緣起性空」與「佛性常在」。 

 在例 1 與例 10 中，冶父道川與淮海原肇所吟之偈，顯現了在「群陰剝盡一陽

生」的冬至時，萬物準備開始「發萌」生長。但在無論外界的季節如何變化，「唯

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惟有淨慈主丈子，相擕敲月上方行」，禪師的

心皆保持不動，保持著平常的狀態，該行何事即行何事，有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
73 之風。 

在例 4 中，石田法薰明確地指出「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迁變處識取」，要

 
71 「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

是枯木裏龍吟」《景德傳燈錄》，T51, no. 2076, pp. 336c29-337a2。 
72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3844。 
73 「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

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馬祖道一禪師廣錄》，X69, 

no. 1321, p. 3a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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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佛性的不變，要向萬物變化處尋得，並用「羣陰剝盡，一陽來復」的冬至來

說明，此時正是萬物由死到生、由陰到陽的變化之時，以此來說明「常住」的佛性。 

在例 11 中，西巖了慧跳脫雖藉「剝復循環」起頭，但在拈主丈後，卻直指「陰

陽未判已前生」的佛性，要學人識得，陰陽消長的循環之前的本來面目，即人人心

中皆有的佛性。 

在例 16 中，環溪惟一藉「六陰剝盡，一陽復生」所帶來天氣的變化，指出「諸

人被寒熱所轉」，眾人皆受制於緣起法，為其所控，而禪師本人因以開悟，故不受

緣起法的影響，反而能夠「轉寒熱於目前」。 

在例 23 中，古林清茂先指出當今為「羣陰剝盡，一陽復生」之時，而天地陰

陽的變化有消有長，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江河溪沼亦然，但在這萬物的變化中，

「惟我衲僧分上，初無如是般事」，只有禪師本人渾然不覺，因為其以體證佛性，

明白一切皆為緣起，而佛性常在，故心不隨境轉。 

在例 26 中，鐵關法樞先舉趙州從諗（778-897）問大慈寰中（780-862）「般若

以何為體」的公案，欲說明佛性「般若」是什麼。再舉長水子璿（965-1038）問瑯

琊慧覺（？-？）「清淨本然」的問題。兩者的回答皆是重複問題。因此鐵關法樞以

「時節因緣」來解釋，指出雖然問題變化萬千，但禪師們「何曾動著一絲毫」，只

等因緣俱足，而佛理自彰。 

 由上可見，禪師在將「陰剝盡陽復生」視為循環之時，主要為兩種佛理交雜應

用。一為緣起性空，用陰陽消長的現象來說明宇宙循環，本為無常。二為佛性常在，

在陰陽消長的變化底下，唯一不變的就是真如本性。兩者互為表裡關係。 

五、結論 

 本文旨在透過宋代臨濟楊岐禪師對於「陰剝盡陽復生」的句式使用，來探討禪

師在講法、開示時如何援引《易》理。 

 本文首先梳理了臨濟宗到楊岐派的發展與禪法特色。從唐至南宋，臨濟宗的發

展可說是蒸蒸日上，逐步壯大，到了南宋楊岐派時，更是「今天下多楊岐之派」，

足見其發展之盛。在禪法方面，五家七宗於禪理上差異不大，多在禪風的不同。但

從有「陰剝盡陽復生」句式的語錄中，並未特別見到臨濟宗的「棒喝」，反而楊岐

派「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以天地自然為真的見解，在禪師利用「陰剝盡陽復生」

來說明宇宙循環時可略窺一二。另外對於有學者提出的「臨濟四照用易說」，本文

亦予以駁斥，指出其為空穴來風，並非臨濟禪法。 

 接著本文整理了《易》學中對於「剝、復」二卦的見解，並指出在一般用法上，

皆以漢代孟喜的「卦氣說」為主，以剝卦為九月、復卦為十一月，而在實際使用上，

又多專指復卦所在的節氣──冬至。並透過對《大正藏》的檢索，找出有關「陰剝

盡陽復生」的語錄共 26 條。 

 在這些語錄中，禪師對於「陰剝盡陽復生」的發揮，大抵立足於卦氣說，先是

將其當成冬至的代稱，並透過「時節因緣」的方式，從中延伸出各式佛理。其中包

含了以陰剝盡來指去除雜染、以陽復生來指佛性顯現、以剝復循環來指緣起性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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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於其下的佛性常在。 

 大抵而言，禪師對於《易》學多半是有所理解，否則無法舉出冬至以外之義，

但在實際使用上，禪師們仍以禪理為主，《易》理為輔，這從對於「剝卦」剝除正

面事物轉向剝除煩惱可見。禪師在解釋上，是以《易》學來遷就佛性，透過適時的

轉化，使其更貼何禪師所欲表達的禪理。 

 然而，對於「陰剝盡陽復生」的《易》理，實際上仍有多種形式，本文無法一

一列舉，故舉在用詞上最為明確為代表，以此一窺宋代禪僧在與朝廷儒者接觸後，

對於儒學的吸收與轉化，從中體現的禪法特色。事實上，也正如楊惠南在所指出的：

「楊岐方會的禪法，則表現出提綱契領的特色。」74  楊岐一派對於《易》理的使

用，大致貼合著禪理而行，無論是緣起性空、剝除雜染、開顯佛性、佛性常在，皆

為禪宗佛理，使用起來較易為人所皆理解與接受，並未如石頭宗「寶鏡三昧」、曹

洞「五位君臣」、溈仰宗「圓相」，在試圖調和《易》與禪之時，顯得左支右絀，並

形成理解上的困難。由此可略窺楊岐派之所以壯大，進而遍及天下的原因所在。  

 
74 楊惠南。《禪史與禪思》，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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